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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范围为2015年至

2018年间在中国大陆地区首次成书出版的长篇

小说。2019年年初，中国作家协会修订了茅盾

文学奖评奖条例，强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根据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要求，对评奖

标准等作了修订和补充，并汲取以往评奖经

验，对评奖规则和程序作了进一步完善，为本

届评奖的导向性、权威性和公正性提供了思想

和机制上的保证。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工作

于3月15日正式启动。经过征集作品、初步审

核、报网公示，计有234部作品参评。经中国

作家协会书记处聘请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

委员会，由来自全国的62位作家、评论家及文

学组织工作者组成，5月15日起，评委进入阅

读阶段。7月30日，评委会集中进入对参评作

品的讨论、投票阶段。经过认真阅读和深入讨

论，历经六轮投票，于8月16日最终产生了梁

晓声的《人世间》、徐怀中的《牵风记》、徐则

臣的《北上》、陈彦的《主角》、李洱的《应物

兄》 5部获奖作品，经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审

核批准，向社会发布。

梁晓声的《人世间》讲述东北城市平民家

庭半个世纪的生活变迁，展示了个人命运与时

代变革间的密切关联，彰显出现实主义写作的

不衰魅力。徐怀中的《牵风记》以千里挺进大

别山为背景，刻画了革命者为人民解放事业的

奋斗和牺牲，洋溢着解放战争中英雄们的精神

之美和人性光辉。徐则臣的《北上》以大运河

为主题，在百年历史源流中书写中国社会的沧

桑巨变，在世界视野中重新勘探、塑造中国人

的文化品质和现代意识。陈彦的《主角》以秦

腔艺术家忆秦娥的人生际遇与成长心路，反映

了改革开放巨变中人的解放与革新，显现出中

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品格。李洱的《应物兄》通

过对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状况的考察与

透视，显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性转化中的

繁难，呈示出对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个性求索

与深入思考。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结果发布

后，得到文学界和读者群的广泛好评。获奖作

品体现了中国长篇小说近五年来创作发展的思

想水准和艺术水平，体现了主旋律与多样化的

统一，其鲜明的现实主义和史诗化导向对今后

长篇小说创作的发展必将起到有力的引导。

平常生活中的非凡力量

平凡世界中日常生活的书写最为不易，因

为从内容上看，它不讨好也不取巧，而在对日

常人人可见的生活细节点滴的深挖中仍能掘出

深意，这对作家而言无疑是巨大的考验。人人

可见，人人可知，若能写出可见与可知中的不

可见与不可知，或是司空见惯、平静无奇中含

蕴的非凡能量，而又能在叙事中将这一奇崛能

量写得平实动人，可感可触，以致每位读者都

能从中看到自己，这几乎是对一个作家的极度

挑战。虽然很少，但不是没有人通过这样的考

验与挑战。当然这种应战者的非凡完成度必得

以一颗结实、平实、踏实的心为条件。40年前

的路遥是这样的完成者，他的《平凡的世界》

之所以不朽，即在于在孙少安、孙少平身上我

们不仅能看到活跃于平凡世界中的普通劳动者

的生活奋斗，同时更能看到我们自己的成长、

我们生活成长的环境以及我们成长中的人性的

丰满。对于《平凡的世界》的阅读，使我们在

形而上的意义上找到了对于罗曼·罗兰 《约

翰·克利斯朵夫》阅读时的感受，虽然这是一

部地地道道发生在20世纪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

城乡交叉地带的青年成长与社会变革的故事，

但从文学的感觉上，它与和它具有着相似品质

的文学有着深度的共鸣。它激起了我们的畅想

和欢悦，那是经艰难而来，经磨砺而来的，而

那经了艰难与磨砺的一切，总会放射出非凡的

光芒。梁晓声的《人世间》同样是具有这种光

芒的文学。

《人世间》的光芒，绝不在于它115万字的

体量，虽然这样的三卷大部头对于一个作家而

言首先是身体与意志的双重考量。《人世间》的

价值在于它以一种传统的现实主义的书写，以

20世纪中叶至今半个多世纪为时间半径，呈现

了中国北方变革中的城市，尤其是城市中普通

百姓的生活日常以及人间烟火的冷暖人情。

路遥的 《平凡的世界》 写的是 1975 到

1985年中国城乡交叉带社会与人的变化，它忠

实地记录了改革开放初期约十年的乡村与城镇

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作为中国社会

变革的那一阶段的辅助教科书来读。与路遥致

力于写中国农民在新时期之初的觉醒与奋斗不

同，梁晓声的《人世间》写的是中国北方普通

工人家庭三代人的生活，其时间跨度也远远超

过十年，其主体部分从1972年开始写起，直到

中共十八大之后的 2016 年，其间跨度有 50

年，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文革”末

期、改革开放初期以至新世纪，当代中国的风

云、风情和风貌，透过周家三代人的生活命运

而尽收眼底，其间城市的变迁、人格的养成、

生活的林林总总都获得了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呈

现。尤其是作为贯穿整部小说的三个主人

公——周秉义、周蓉、周秉昆三兄妹的不同生

活道路与情感选择，构成了一曲激情澎湃而又

富于深情的交响诗，三位从工人家庭走出来的

后代，经历了迷茫冲动的青年期、理想奋斗的

中年期而步入了人生的暮年，一个成为国家干

部鞠躬尽粹，一个留学归来成为一位知名作

家，一个留守A城从工厂退休。然而在不同的

工作岗位和各异的人生轨迹中，他们都秉承着

中国传统文化所教会他们的做人本分与处事原

则，在艰难困苦与人生窘迫之时，他们都没有

放弃这种深厚的文化所给予他们的人生准则与

道德标准。在他人需要他们时，他们会及时地

伸出手来，无私地贡献着自己；在他人困窘之

时，他们提供帮助同时也悉心保护着他人的自

尊。他们的同情心、爱心和乐于助人之心，他

们的恻隐和体恤之情，都源于中华文化潜移默

化的浸润，源于对于人类生活会变得更好的信

念。我想，正是这种悠久的文化与坚定的信

念，决定了他们深处困难甚至绝境时，也能昂

起头来，不被困难所打败，而在低谷时集聚着

非凡的力量，向不公伸出拳头，从而使命运在

这样坚强的意志面前得到逆转。这是怎样的一

个民族？她就是这样一路走来，她就有这样一

口气，面对任何艰难，都能凭着这口气找到前

行的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啊！正如小说的

封面上所写——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

当；在悲欢离合中，抒写情怀和热望。

所以，我们迷恋于周家兄妹在知识相对匮

乏的时代里在家中针对《战争与和平》《静静的

顿河》等书的热烈讨论，青年期的他们在汲取

精神滋养上从来抱有这一代人的博大胸襟；我

们陶醉于周秉昆与郑娟的相濡以沫的爱情以及

在贫困岁月中他们的深情对话与相互搀扶；我

们见识了周蓉为了追寻自己的爱人而不计功利

的付出，而当认识到所爱之人人性局限时又义

无反顾离开的高傲个性；我们感动于普通工人

平民之家亲人之间的相互提携以及他们与邻里

之间的无私帮衬；我们震惊于退休老建筑工人

也是一家之长的父亲周志刚感慨与呐喊出的

“不能打我这一辈起儿女一代有出息了，孙儿女

一代又崴泥了”的牵念、焦虑与自尊；我们深

思于周秉昆看到姐姐长篇小说 《我们这代儿

女》中对于婚姻关系的深度认知和“如果我的

嫂子某一天不再是我的嫂子，成了别人的妻

子，我不但不会感到遗憾，反而会在内心里经

常祝福她——好女人不可长期寡居……”的善

解人意与宽厚豁达。是呵，这一门周姓人家精

彩的历史，这一些寻常百姓的好故事，经过

120万字的“熬煮”，不但完成了时代的缩影，

而且完成了“立人”的使命，让我这个读者在

终卷结尾不仅会意一笑，而且读出了热泪：

前几天刚刚下过一场大雪，然而

春天终究又来了。……他怕自己突然

失去了她，或她突然失去了自己。所

谓无忧无虑的生活，对于他们而言，

真可谓姗姗来迟啊！……他不由地将

郑娟的手攥紧，仿佛这样他俩就不可

分开了。

她那只手，经过几十年的劳作，

指甲劈裂粗糙有茧。

他不由得回忆起了自己的一生，

一个小老百姓的一生。他不是哥哥周

秉义，做不成他为老百姓所做的那些

大事情。他也不是姐姐周蓉，能在六

十岁以后还寻找到了另一种人生的意

义。他从来都只不过是一个小老百

姓，从小到大对自己的要求也只不过

是应该做一个好人。

这是周秉昆。做一个好人。做好自己的

事。他如我们一样，是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中的

一个。天地之间，做人第一。这是中华民族几

千年来的文化古训。好人终会得到生活的护

佑，好人必将能够一生平安！仁者爱人，我们

从梁晓声的《人世间》中聆听到了祖先传承下

来真实不朽的关于生活的信念。

卓绝战争中的人格礼赞

战争书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曾经占有辉

煌的一页，长篇小说的战争书写更为革命现实

主义创作起到了重要开拓作用。战争书写中，

作家对于战争与人的思考一直是文学作品的焦

点，也是文学区别于新闻报道、回忆录等文本

的魅力所在。今年90高龄的作家徐怀中是亲历

过解放战争的人，这使得他对于战争与战争中

的人的观察具有亲历者与作家的双重角度，这

种角度对一个作家而言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

富。早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西线轶

事》，曾给我们带来深切的感动，这部《牵风

记》更是如此。小说篇幅虽不算长，却写得极

为生动和深入，较之战争发生的历史长卷而

言，它只选取了战争中一个相对具体的地点，

集中于几位从不同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战

士，他们为了理想，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同仇

敌忾，并肩战斗，流尽热血，直至献出自己宝

贵的生命。于此，它的取镜与深探，为我们带

来了肃穆而特别的阅读体验。

常常，我们在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中看到

场面的宏大，而这历史进程中的人民的伟大恰

恰是文学更需着重关注的。《牵风记》为我们展

现出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多少英雄儿女，虽然

出身不同，但投奔革命，以一腔热血换取中国

人民的独立与解放，他们也是人民中的普通一

员，他们在历史的伟大进程中，不负时代的使

命，不惜自己的生命，以一己之生命成就祖国

之大业，从而成为民族的英雄。他们虽然性格

各异，各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弱点，但在大

义面前，他们勇敢而决绝，丝毫没有个人私利

与踟蹰犹豫，这是怎样的英雄儿女。能够写出

伟大历史进程中的人民的伟大，是作家的神圣

责任。当我们这些后来人只能从历史的记述中

读到历史事件的发生、进程与结果时，我们还

能同时在文学的记述中读到谁是这历史事件的

推动者，他们如何推动，他们是具有怎样情怀

的人，他们在身处的历史大转折中，又是怎样

做的。这是我们想通过文学了解的，也是文学

应该告诉我们的。人民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怎

样反映这个“动力”，怎样书写人民的英雄，怎

样呈现英雄的人民性？《牵风记》给出了答案，

很好地完成了一个有历史责任心的作家同时也

是一名战争亲历者的使命。

小说共二十八章，前有“序曲”，后有“尾

声”，序曲与尾声在同一个时空，而二十八章则

是对于战争年代的“还原”与“回忆”。虽则二

十八章，但每一章都不长，支撑这不长的章节

的不是宏大的场面，而是大量的细节，这些关

于革命人的细节如一个个骨节，支撑着作品的

“脊梁”。汪可逾，这位生于北平诗书之家的进

步女性，16岁入伍，不足19岁牺牲，不但弹得

一手好琴，而且信念坚定，为人又如一缕春

风，正如作家借小说中另一主人公齐竞写的碑

文“与她相识的人，无不希望以她为蓝本，重

新来塑造自己。”的确，凡与她相处的人，无不

以她为做人的坐标，能够不自觉地检视自己的

缺点。她的品质使个性暴躁的人温和，又使龌

龊的想法能够克服，而唤醒人的本质的善，使

人变得纯粹。这种对于人的魅力、人的品质的

刻画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即使在战争年代，在

艰苦卓绝的战斗中，革命者仍然保持着作为人

的纯粹，这种纯粹是信仰的根基，是做人的本

质，也是影响和感染着人、指引着人的一种革

命者的必备素质。齐竞、曹水儿无不为她的高

洁与纯粹而深深打动，从而在战争的磨砺中完

成人格的成长。徐怀中在小说的题记中写道：

“献给我的妻子于增湘”。我想正是因有千千万

万个如汪可逾这样品质高尚、为人宽厚的纯粹

的人，这样真正的人民英雄，革命才能够取得

最后的胜利。掩卷慨叹，《牵风记》不独是一

部新儿女英雄传，更是作家徐怀中作为一个中

国革命的参与者亲历者而在90高龄奏响的一

曲“高山流水”，那对于人的信仰信念、人格

理想的礼赞，是如此动人心魄，铸人灵魂。

历史书写中的现代意识

徐则臣 《北上》所跨越的历史长过百年，

从1901年直至 2014年，从 20世纪起始到21

世纪开端，这段历史不可谓不长。如何处理历

史书写中的往事缠绕，是其首先面对的一大难

题。而在一部30万字的篇幅中，铺排开110年

的历史演进、生活长卷，之于一个生于上世纪

70年代的青年作家更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如何

迎向这种挑战并最终将一条盛放着民族兴衰、

人民喜怒哀乐的大运河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

前，所需除了故事讲什么，更重要是如何讲好

故事，或者说，如何将好的故事讲好。显然，

怎样讲故事是对作家艺术才能的考验。而面对

一条活起来的河，徐则臣的方法是逆流而上。

取材的功夫、剪辑的功力、语言的腾挪、气息

的把捉，他追求的是沉入水底的人声，跃出河

面的涛声，河水拍打船舷的轻柔之声，船只晃

动时木头榫枘挤压摩擦的细碎吱嘎声。这些声

响，通过1901年的“北上”、1900年至1934

年的“沉默者说”以及2014年的“大河谭”而

交响在一起，凝结成小说开篇的第一句话：“水

和时间自能开辟出新的河流。在看不见的历史

里，很多东西沉入了运河支流。水退去，时间

和土掩上来，它们被长埋在地下。”徐则臣的深

入“挖掘”的功夫不亚于京杭大运河济宁段故

道的考古大发现所花费的功夫，不同的是，后

者是将一件件器物从历史的长河中打捞上来，

而《北上》要打捞的不只是这些物质器皿，还

有凝结于物质之上的一些看不见、道不明然而

又确实存在的气息。

怀着一种对自然和自然的改造者——人的

双重敬畏，《北上》做到了把一条大河写得多姿

婀娜。其间，无论是一路随船北上的旅行者，

还是不意卷入战争而又脱离战场融入中国民间

的异族人，或是世代以河为生的船工，还有立

意记述和拍摄大运河变迁的后来者，他们居于

不同的时空中，感受着运河带给他们的种种不

同以及种种相似，还有那亘古不变的人与自然

生死相依的纠葛。

在这一场场的人与自然的生死之恋面前，一

条历史的大河如画卷一般铺展开来，大河之上，

千帆竞发，小波罗、谢平遥、邵常来也好，邵秉义、

邵星池也好，或者是孙过程、孙过路，还有马福

德、如玉，抑或是作为后人的胡念之、孙宴临，还

有谢家后人的“我”，都不过是这条长河的过客，

他们都被同一条血脉似的河流牵连着，成为一种

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在各自不同的生命时段里完

成和接续着一项项寻找的使命。或者冥冥之中，

这使命就是他们在无尽的时间里要完成的命

运。小说结尾大运河申遗成功，这个历史的节点

也是对于一种生命再出发的唤醒。正如作者所

言：“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

可能，穿梭在水上的那些我们的先祖，面目也便

有了愈加清晰的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题

记所引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话“过去的时光仍

持续在今日的时光内部滴答作响”，也许它的指

向在于一种更为开阔的河道，把人类的一切联通

起来，这种感觉如河中沉埋深入而又重见天日的

汝瓷瑰宝——止水镜天之色，苍穹入水，翠青交

映。

舞台生涯中的不倦求索

现实题材的小说之所以难写，难就难在人

物的塑造。作家如何从时代的深处、从时代中

人的成长轨迹中，提炼和铸造一个让读者记之

念之、为之迷恋、为之倾情的人物。这个人物

不仅带有时代中种种人物的成长印迹，而且有

“这一个”之特别，“这一个”之不朽，这是一

个真正的作家必须交上的答卷。同样，作家为

了他的“人物”，押上去的不仅有他本人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而且还必定押上他的总

体的艺术观与全部的思想储备。陈彦在 《主

角》的后记中引用他推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话：“长篇小说的主要思想是描绘一个绝对美好

的人物，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件事更难的了”，

表明了他对这一“人物法则”的清醒认知。他

说：“写忆秦娥时，我也常常想到陀氏《白痴》

里的年轻公爵梅诗金。陀氏说‘良心本身就包

括了悲剧的因素。’梅诗金最大的特点，就是能

理解和宽恕他人，以至让很多人以为他真是白

痴。我的忆秦娥……有时她也是真憨痴，有时

却不能不憨痴。她没有过多的时间精明，也精

明不起，更精明不得。太精明，也就没有忆秦

娥了。因而，陷害、攻讦、阻挠，反倒成为一

种动力，而把一个逆来顺受者推向了高峰。我

十分景仰从逆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周遭给的破

坏越多，用心越苦，挤压越强，甚至有恨其不

亡者，才可能成长得更有生命密度与质量。”

书中1976年的忆秦娥也就十一二岁，而从

一个“烧火丫头”成长为一代秦腔大师的过

程，不仅是40多年的改革开放所提供给人的解

放和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才华的大的社会环境

造就的，而且也呈现了人在时代巨变中紧紧握

住命运的缆绳，在艺术生涯中苦炼苦修、不折

不屈的人之为人的价值所在。从易招弟到易青

娥到忆秦娥，一个女性舞台艺术家所经历的，

不仅是前辈的帮扶培养，也有同行的怨怼嫉

妒，甚至竞争者的诋毁与破坏，还有来自传统

戏班子中某些不良习气的干扰，来自男性为中

心的某种文化不平衡造成的排挤和否定，有来

自同仁的鼓励，来自观众的欢呼，也有独自一

人面对困窘的无依与寂寥，当然还有来自爱情

的温润、婚姻的不谐、亲人的不解，总之鲜花

掌声有之，荣誉赞美有之，当然同时嘲笑阻碍

有之，攻讦陷害也有之。忆秦娥对这一切照单

全收，她从一个甘于被命运掷来扔去任人摆布

的弱女子，成长为一个敢于扼住命运的咽喉而

奋起成就自己艺术的有独立人格的主人公。陈

彦以他厚积薄发的文笔与力道，也以他深怀的

正义与道德，书写出了一个艺术家的真正诞

生，不仅是成为舞台上的主角，也同时也成为

其生活中的主宰者。

生活中的痛苦与磨难，命运中的不公与曲

折，都能通过一颗艺术家的心灵，转化为真的

艺术。这可能正是艺术之为艺术的真谛。艺术

的产生，即是从万般多彩的生活中，从丰富复

杂的人性中，见到人的本质与真的本质，并以

良善的心灵与美好的文字去完成对一切事物的

爱的理解。如果有这种襟怀，其中撕裂，其中

毁坏，又奈之何？如果一个人是这样将生活中

的一切都经由一颗坚强的心灵而转换成为艺术

的存在，那么生活又奈她何？一切艺术都是相

通的，艺术家之所以能成为艺术家，成为她个

人命运的主角，成就她自己的主要原因即在于

这一层。

所以有“时钟的敲击”，有“理想主义的任

性”，有“看似粗粝、倔强、甚至有些许的暴

戾”的秦腔的之气血贲张和深沉的生命呐喊，

有“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进取”，而在此间，

“我的主角忆秦娥，始终在以她的血肉之躯，体

验并承继着这门艺术可能接近本真的衣钵。因

而，她是苦难的，也是幸运的。是柔软的，也

是雄强的。”

的确，较之“虚头巴脑，投机钻营，制造

轰动”与“计上心来”“讨巧卖乖”而言，“大

角儿是需要一份憨痴与笨拙的”，这种“笨拙”

是在生老病死、宠辱荣枯、饥饱冷暖、悲欢离

合的贴地行走的戏剧艺术中见人见物、见血见

泪、见仁见情、度己化人的基础。于此，陈彦

才可能无愧于“我的主角忆秦娥”的自信，才

可能以一个忆秦娥写出戏曲艺术内环境的建

设——艺术家人格修为的亟需与重要。

方寸行止，正大天地。

仓才，仓才，仓才，仓才，仓才

仓 才 仓 才 仓 才 ， 仓 才 才 才 才 才 才

才……

板鼓越敲越急。那节奏，是让她

像上场“跑圆场”一般，要行走如飞

了。

鼓点如号角。忆秦娥与她的角色，已经全

然融为了一体。

智性写作中的日常表达

知识分子写作，或者是以知识分子日常生

活为主体的写作，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

中较为强劲的一脉。这种现象源于知识分子对

自我精神的认知与探索的需要，而在这样一种

认知探索过程中，包含着对这一群体的日常生

活与心灵发展的检视。李洱《应物兄》之意也

在于此。当然，在这样的自我勘察的路上，伴

随李洱的仍是那种琐碎日常之上的反讽，这种

反讽时而尖锐犀利，时而又看似无动于衷，但

即便是不动声色的白描里，我们也能感到作家

本人的焦虑与游移。他在下笔时的娓娓道来，

和他对所描绘事物的并不全然肯定，他的话语

层面的流畅语言和他包裹在语言层面背后的不

确定性带来的忧郁，共同构成了这部作品的多

义性与艺术性。以物为兄，敬畏万物；心存敬

畏，感知万物，这可能是一直以来的中国文人

视物之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也由此变得微

妙。《应物兄》所反映的正是物之微妙，在不可

把握不可细究中，作家倾心于附身于物的某种

仿佛性和模糊性，在这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

叙说里，他试图发现人的测不准原理，也就是

人的丰富性、可变性与复杂性。小说围绕一个

研究院的建立而展开故事，但又把事件的整体

性与故事的发展性不断打散，叙事上的解构主

义之应用，使得事物的完整性与延续性遭到质

疑或否定。小说每一小节的标题也是从这一节

叙事中的前几个字随机命名，这种细节的“应

物”，我想可能即是日常叙事与现实主义的区别

所在，可能也是多数读者接受起来并不顺畅的

原因。对于《应物兄》的阅读前提或许有一定

的限定性与挑选性，比如知识性的储备、文化

性的比较等等，然而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

的是李洱延续了他自己的叙事风格的那种坚定

性。在看似犹豫、并不确定的叙事的发展中，

作者的讲话口吻与腔调之底气却是如此坚决，

这在李洱这一代作家中并不多见。读过《应物

兄》后记的人，或可知道那坚定的来源。他叙

述了亲人的逝去与无常，与之相伴的是他写作

进行的数度中断与顽强增长，那些句子回归到

了一个常人的坚实，同时也是一个作家对这坚

实日常的冷静。掩卷而思，我想也许是布莱希

特式的叙事一直在成就他，虽然我深知，真正

成就他的不是视角、刺点或者别的什么“物”，

而是他的对于人的感激与忠诚。这部80多万言

的作品献给母亲，冥冥之中，是他对于母亲的

真诚的爱成就了他。

正如小说中写到的那个麻省理工学院来北

京大学的访学者所译的孔子的“仁者爱人”：

“仁”字是一个字，但说的却是一个世界，两

个人组成的一个世界。“仁”的原初意义，说

的就是主体必然嵌于世界之中，与世界和他者

亲密地联系在一起。

的确如是。诚哉斯言。

总体来看，无论是如《人世间》《主角》的现实

主义书写，还是如《牵风记》反映战争人性的历史

书写，或者如《北上》《应物兄》这样的作者主体介

入力极强的实验文本，都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阅

读感知，这种丰富性当然也反映了作家对于现实

生活的感受与把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生活的

广阔，人性的复杂，艺术的境界，现实的博大，时

代的进步，都在召唤着我们。“高原”路上，“高峰”

在望。这个新的时代尚未得到充分表达的一切，

更在激励着作家前行。

““高原高原””路上路上 ,,““高峰高峰””在望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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